大峡谷之恋（外一篇）

李开岚

   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事不过三”（，）然而（可）恩施大峡谷于我却穿越了三次，尽管每一次走下来，人都象散了架似的，（特别是小腿抬都抬不动，不要了）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大峡谷象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一次次地前往。

有人说你是不是有“么妹”在那里？把你的魂都勾住了，（。）说实在的还真没有，有的只是一种情怀。在漫漫悠悠的时间长河里，大自然用涓涓细流冲刷，用山洪切割，用飘垂的瀑布陷落，用地震撕开，用膨胀的冰和锲进石缝的树根挤裂，用雷霆的刀、闪电的刀、风霜雪雨的刀挥洒自如地砍削呀，精精细细的雕刻呀，切切磋磋地琢磨呀，才有今天这拥有千百座砂岩岩峰的空前绝后的、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大峡谷。
千百座耸立挺拔的砂岩岩峰组成的峰林排闼而来，倾泼而来，奔涌呼啸而来，突兀（地陡立）在我面前。以静静的思考和久久的凝望，面对这大自然创造的如童话如仙境如悠悠思绪如漫漫历史的艺术天地和美学世界，我不得不感叹人类世界世世代代积聚起来的艺术手段和千锤百炼的折射着钻石光芒的美丽语言显得无能为力；埃及的金字塔、世界屋脊上的布达拉宫、雅典的巴特农神庙、墨西哥石垒的古天文台、英国南部的圆形巨石阵、科洛西姆的角斗场、复活节岛石像群和柬埔寨吴哥塔群等等一切人造的巨型艺术品也显得相形见绌。那些使冰冷的大理石、青铜和铁有了生命的艺术大师如米开朗基罗、罗丹、毕加索，或者拥有北欧海洋景色的透纳、拥有俄罗斯原野风光的列维坦、拥有塔希提岛原始情趣的高更，如果在大峡谷的凌空突出的岩石上，站成一尊尊思想者的石像，会不会也像我一样长叹一声呢？
我曾写过一首诗，也许看到大峡谷上各种树木花卉藤蔓，让我联想到《藤》——

勒紧岩石岁月的鞭痕

蛇般释放一圈圈年轮

沿着陡峭的绝壁

宣泄生命的响往

头上有电闪雷鸣

脚下有泪水滂沱

踩着青石的肩膀亲密地攀援上升

蜿蜒一首追求抗争的歌

你有时会缠死一棵大树

直到自己变成烫金的文字

也许你在描绘人生的轨迹

向远方诉说你的现在及过去

你的故事情节蜿蜒且曲折

似乎想阐明一个浅显的道理

风会掀动颤栗的音响

但带不走那心头一份渴望

钳制般的手和青石拥抱一团

骤雨也冲不断那一片痴情之想

即使死也要铤而走险

心中的憧憬仍伸向远方

第一次（初次）进入我眼帘的是导游阿珍，她是一名当地导游，一副土家族的打扮，（玉树临风，删）她告诉我，如果有一位么妹看中了情郎，她就会用脚踩你的后脚跟。（，不完整，是否改为“但这与我来此地是无关的”）

恩施大峡谷，属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里有“女儿会”还有很好听的歌叫“六口茶”，是她教我唱会了“六口茶”，我记得其中的好几句“男：喝你一口茶，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姐姐在家不在家？女：喝茶就喝茶，那来这多话，我的那个姐姐呀已经出了嫁”。说穿了都是一些打情骂俏的情歌，生活气息很浓，但真正能代表恩施地区的民歌只有闻名全国的“龙船调”，几乎人们耳熟能详，都能哼上几句。
第二次到大峡谷，又找到了导游阿珍，我们象久别重逢的亲人，谈话更深入一些，她跟我介绍在恩施大峡谷有一个很久远的习俗，人们在招待客人喝酒时，有一个规矩就是“摔碗”，等两个人碰杯之后，各自饮完碗中的洒后，立即将碗摔在地上，碗一定要摔碎。果然我们来到一家土家族餐馆，看到摔碗的情景很是来情绪，在一次摔碗中我一共摔了十五碗，很是痛快，很是刚烈，我走南闯北，也喝过不少酒，只有这一次让我痛快淋漓，喝出了男人味，至今回味起来还是意犹未尽。
说起恩施大峡谷，最得意之作，最精彩之笔当属“一炷香”（了）。我第一次看到一炷香时，它正处在柔曼的雾罩朦胧之中，我被它的美所折服，心中涌出了一串惊叹号；第二次看到它时，在阳光灿烂之时，也觉得很美，但我还是最喜欢它在雾中的形象，那一种朦胧之美，若隐若现的感觉实乃天工之作鬼斧神工之魅力无穷。第三次看“一炷香”，有一位资深导游的一句话犹如点醒梦中人，她指着“一炷香”说：“这是男人最自悲的地方”。一语道破天机，她是在暗示我们男人，此物的阳刚、威猛，而男人在它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自愧不如。资深导游的一句话让我觉得现在人们听黄段子听多了，很容易联想到一个频率很高的词汇：性，换言之：男女之情。现在人们前卫了，时髦了，对此往往津津乐道，百谈不厌，所以才有资深导游这么大胆的一句话，现在导游特别敢讲那些黄段子，以此引得游客的笑声和消除游客的旅途疲劳，也算是一剂良药和调节器，人们喜欢这些东西，也是一笑了之，见怪不怪了，也正是导游的一句话点燃了我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回到宾馆房间便创作了（词一首。其中两句我最为得意，）
  一柱擎天（内容过于露骨，是否可以只摘其中一两句？）
        ——献给一炷香

                     一柱冲天

                     好不气派

                     挺拔阳刚

      是男人力量的象征

  还是美的雕塑（这两句可保留）
              来了三次才找到真正的答案

      大峡谷的镇谷之宝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切都回归原创

    女人总想抓往它

            就象女人要抓住男人一样

                     阴阳太极

                     优势互补

                     剑指云天

            让我想起很多豪迈的诗句

             让人联想到男人的，，，，，，

            男人的尊严、自信、骄傲

      酷似生命的三节鞭

                     横扫六合

                     所向无敌

      没有哪一处的风景

                     象这样诱人

    闪光灯闪个不停

           男人和女人在此不约而同

         一首古老的诗就此诞生

    第三次来到大峡谷，导游阿珍把我们带到她的家，是那种土家族的吊脚楼，房前是自家的菜地，长得有茄子、辣椒、玉米、土豆，特别是土豆很好吃，篱笆桩上爬满了长长的豆角；还有土鸡蛋炒出来都是金黄色的，很诱人。她告诉我她的童年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那时候她扎着一对羊角辫子，整天奔跑在山间小道上，常常要打猪草、砍柴，至今手上还留有刀痕，让我也很自然地联想到我当年挖猪菜的情景，我曾经切猪菜也把手切得鲜血直流，是三哥把我送到卫生院去的，这种相似的苦难童年让我对阿珍心生好感。她的水色很好，就象家乡的白菱藕，一指头弹得出水来，是水灵灵的那一种，尽管她读的书不多，还是很可爱的，象山里人一样淳朴。夜色已降临，我们不得不告别阿珍，不知怎么眼睛里有些湿润的感觉，我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念叨：人走了，情留（仍）在。

住在平房的日子                  

                李开岚

（新时代下的石油人，可能）平房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小平房可以说成为现代（石油，进入的过于直接，是否可以加点定语）人的一种历史见证，一个活标本，也是一个符号。但它毕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并且我们蜗居过，作为曾经的蜗居者，当然（更有话语权）有话要说。

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结婚了，住进了油田总医院（五七）医院（又称二医院）的小平房。那一排排小平房，红砖碧瓦，低矮简陋，据说是油田会战时期做的房子，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暖气片。冬天，窗外是北风呼啸，窗内是寒气逼人，夏天，外面是烈日当照，室内是酷热难当，晚上蚊叮虫咬，还必须装上蚊帐，半夜三更经常能听到老鼠（急速奔跑多余）互相撕打的撕叫声，不免有些担心。那时女儿还小，天热得睡不着觉，我就抱着她走到屋外的树荫下，嘴里哼着依依呀呀的摇篮曲，我的双膀仿佛也成了女儿的摇篮，在悠悠晃晃里渐渐安静下来，直至进入梦香。尽管如此，我们好象没什么怨言，二医院的小平房里，当时居住着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恢复高考后进入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一批大中专生，还有油田自己培养出来的首届技校生（护校）。遥想当年我们曾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高考的成功，走进大学的殿堂，恰逢民族大反思，真理标准大讨论，校园生活（就是）是：英语角、朦胧诗、意识流；邓丽君、摇摆舞、喇叭裤。

记得我们居住的那一排排小平房的房前屋后，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每到夏天，树上总是有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叫个不停，树下也总是有人在打桥牌、下象棋，看书、写作。有一年的夏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小平房由于地势低，几个小时下来，几排小平房已是“水漫金山”，房子进水了，家俱泡在水里，电器泡在水里，那时的我们没有哭泣，依然笑脸面对生活。
每到秋天，一阵阵秋风吹来，（风，似乎是）拉响（了）一把把大提琴，仿佛在为秋叶举行葬礼。秋叶，在琴弦似的树桠上，颤抖不已，依依不舍，飘然而下象纷纷飘坠的音符，亲吻黑色的母体，做着一个个金色的梦。我把秋叶从地上轻轻拈起，悄悄夹在我的书本里，慢慢演变成了书签，书里便有了爬行时的足迹。让生命化作殷殷之躯，祼露着，铺成褐色的旋律，秋之歌，吟奏一曲“护春泥”。那一年的冬天，光秃秃的枝桠在浑圆的天空划出单调的笔画，窗外的白雪诗发表得铺天盖地，第二天一觉醒来，女儿高兴得象过节一样，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带上铁锹、带上女儿，一起堆雪人，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 ，只有童声在原野上嫩嫩地飘荡，随着金黄色的风筝在蓝天下愉快的飞舞，和铁环一起滚动，和空竹一起鸣响，和芦笛、弹弓、雪人、蒲公英共同撑起一片童贞无邪的天地。（，）似乎每一步都睬着一首田园诗，红尘俗务仿佛梦幻般遥远。

（平房里（还）住（的改为着）（小护士——）一群白衣天使，与下文不接）（每逢）夜班，苍茫时分，暮色四合，渐渐，）（那时的）夜，犹如朦胧诗一般温柔的睡美人，沉沉睡去，万籁俱寂，隐隐约约有一种脚步声，由远而近，仿佛天籁之音，从住院部那头传来、、、、、、星光盈盈，月色依依，风也轻轻，草也青青，夜班路上，深夜人静，你走过风雨、走过花期，那夜班脚步声，仿佛离我远了、远了，犹如骤然逝去的雨点，又近了、近了，恰似委婉轻吐的细语，碰落了脉叶尖上的露珠，把每个家庭温馨的梦深情的陪伴。

那些年走在小平房旁边那一条大道上，似乎没有什么异样，然而有一天一觉醒来，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雨来，千树万树犁花开”。大道两旁的栀子花蓬蓬勃勃的开放，放眼望去，雪白如云，一股淡淡的清香，幽幽的扑鼻而来，仿佛十里八里都闻得到。爱美的小护士白天不好意思采，只好等到下夜班后，趁着夜色采摘几朵插在家里的花瓶里，供人欣赏玩味，有的干脆就插在头上，在高高盘起的发髻上绽放着一朵美丽的栀子花，成为男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就象那首歌唱的那样“淡淡的清香，纯纯的爱”。

居住小平房，那时鸡犬之声相闻，家家奏响锅瓢碗盆交响曲，品尝酸甜苦辣多味人生，演绎风花雪月相夫教子的动人故事，一篇篇医学论文在小平房写成，临床上一个个小创意也是在平房里诞生。
小平房里走出了不少人才，如今油田总医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二医院小平房走出来的，现在临床上的大部分科主任、业务骨干都是在小平房成长起来的，还有在小平房里出生的小孩，如今已长大成人，有的留学海外，有的已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放飞梦想，铸就辉煌。我想不管他们飞多高走多远，他们都不会忘记：人生的第一步是从小平房起步的。

如今二医院的小平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火柴盒似的楼房，我也离开二医院多年了，我是一个爱怀旧的人，有时会跑到曾经的小平房旧址去转一转，寻找一下当年的感觉，（也好常常提醒自己：是否改为我的骄傲也在于此，毕竟）我的那些妙语佳句都是从小平房飞出来的，我的那些获奖作品也是在小平房里写出来的，是小平房成就了我最初的梦想。

